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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故事

洋大鼻子：被网友造出来的网红

刘梦洋：
1997年出生，宁

夏银川人，网名“洋
大鼻子”。他原本是
一名汽车主播，因为
普通话不标准被网
友调侃，又因为不生
气、肯配合，一步步
被推成了百万粉丝
的搞笑主播。他的
走红不是一个人的
成功，而是一群人的
集体创作。

刘梦洋的走红，不
仅仅是一个人的走红，
而是一种情绪的集中投
射。那些在他直播间里
刷着荒诞弹幕的人，那
些把他的照片 P 成巴斯
光年的人，那些编段子
的人，他们真正在做的，
是创造一个可以“安全
发疯”的空间。在现实
生活中，情绪表达往往
伴随着风险——暴露脆
弱可能被轻视，展露荒
诞可能被当作异类。但
在刘梦洋的直播间里，
一切都被允许了。他本
人就是一个永远不会生
气、永远不会评判你的
容器。

为什么这种互动如
此重要？因为现代社
会的许多人，正处在一
个情绪供给严重不足
的困境中。高压力的
工作、原子化的生活、
疏 离 的 人 际 关 系 ，让

“被理解”“被接纳”变
成了奢侈品。心理咨
询门槛太高，家人朋友
未必能懂，于是人们转
向互联网，寻找一个低
成本、低风险的情绪出
口。刘梦洋恰好提供
了这个出口。他不是
心理医生，只是一个情
绪稳定的普通人，恰好
愿意听人说话，愿意接
住那些梗。

在一个直播间，完
成了一次又一次微小而
真实的情感交换。这种
交换无法被量化，但它
确实在发生。它提醒人
们：在算法和流量之外，
互联网仍然可以是一个
有人情味的地方。

一场温暖的
情绪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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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洋最早在车行

做主播。为了吸引网
友，他设计了一个反差
萌的形象：“我平时健
身，形象比较硬派，直播
的时候就拿一个粉红
豹，用的手机壳和配饰
都是粉色的，猛男卖
萌。”一周时间，直播间
从二三十人涨到五百
人；再过一个月，到了一
万人。

当时直播间里有人
看着他身后的路虎揽胜
问：“有没有路虎揽败？”
面对调侃，刘梦洋每次正
儿八经解释，显得笨拙而
辛酸，反而更加好笑。

流量上涨带来了另
一个问题。大量泛流量
涌入，每天几千条客户
线索，大部分都是冲着
调侃来的。客服要一条
条处理，整个团队压力
巨大。“我当时人很红，
但一台车都卖不出去，
为了生活，只好辞职另
谋生计。”从此，刘梦洋
成了一名专职网红。

刘梦洋的宁夏口音
成了一个爆点。他把

“群”说成“穷”，网友就
顺着往下编：家人穷、朋
友穷、闺蜜穷。直播间
里遍地是“穷”，他无奈，
也跟着笑。后来他自己
拍了一条视频，一本正
经地解释“群”和“穷”的
区别，最后带出“吴克
穷”。歌手吴克群本人
与他连麦互动，刘梦洋
邀请对方来银川开演唱
会，第二年吴克群真的
来了。这件事本身没什
么逻辑，但网友觉得很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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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音被调侃还算容易

理解，但刘梦洋身上可以
拿来搞抽象的东西远不止
这些。

他的结婚证照片被妻
子发到网上。照片里他的
表情被网友指出神似《玩具
总动员》里的巴斯光年。此
后，只要有人去迪士尼跟巴
斯光年合照，就有人在评论
区艾特他：“你怎么让巴斯
光年单独合照了？”

直播间的弹幕更加
离谱。有人问：“主播能
不能先吃降压药然后去
摸高压线？”有人问：“能
不能去国道看到大货车过
来了，蹦出来吓它一跳？”
他开始带货卖零食后，卖
干脆面，网友说“一嚼就碎
了”；卖手剥笋，网友问

“为什么没有脚剥笋”。他
的头像被粉丝P成各种零
食挂在直播间榜上，别人
家榜上是品牌方站岗，他
榜上是粉丝的作品。

评论区的网友也没放
过他。有人编段子：洋大
鼻子看到高考生迟到，骑车
把人送到了网吧门口，还说
了句“不客气”；洋大鼻子给
90岁老人发鸡蛋，但需要
家长签字才能领取。这些
段子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但
在他的评论区里被反复转
发、改编、接力。

“我明明知道是什么
意思，但我想不出这些点
子，网友的脑洞比我大多
了。”他说，他能做的也就
是愣一下，“笨拙”地接住
这些调侃。

刘梦洋没有团队，由爱人
负责对接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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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级抗抑郁”——这是粉丝给刘梦

洋直播切片起的绰号。他一开始以为只是
个玩笑。但停播过一次后，他收到了大量粉
丝私信：“你怎么不播了？”“我最近和爸妈吵
架了，心情不好。”他点进一些粉丝的主页，看
到了不敢相信的内容——割腕的痕迹、抗抑
郁药的诊断书。“我以前没有接触过抑郁症，
以为他们在玩梗。”刘梦洋说。他决定继续直
播。“能给大家带来情绪价值，无论他们说什
么、拿我开玩笑，我都不在意。”

但持续输出情绪是一件消耗极大的
事。为了让直播状态保持亢奋，刘梦洋每天
喝咖啡提神。他在一栋写字楼里直播，整栋
楼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声音大到保安有时候
会来敲门。他凌晨两三点睡，早上六点半起，
还要做一个小时空腹有氧。有一天他下播
后，发现整条胳膊动不了，连手机都拿不起
来。去医院检查，医生担心是脑梗，最后CT
显示不是，但明确告诉他：这是身体在发出警
告。他停播了一个月。

原来，开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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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丝叫他“妈妈”。这个称呼最早源于他

反差萌的气质——一个壮汉在直播间里唱儿
歌。但后来，含义变了。刘梦洋发现很多人
并不是在玩梗。“他们说，在你这里找到了关
心，我妈妈都没这么安慰过我。”他开始在下
播前留出十分钟，和粉丝聊天。有人问工作
不顺怎么办，有人问感情问题，他尽量认真
回答。他和妻子在一起十一年，没有吵过
架。“我情绪比较稳定，也很会安慰我老婆。
我就拿哄她的方法去哄粉丝。”

有一个东北女孩，在深圳工作，成了他直
播间的管理。她叫他“妈妈”，问他“你们那下
雪了没”。过了几天银川下雪了，刘梦洋记住
了她的名字，专门出去拍雪给她看。后来这
个女孩从深圳飞到银川见他。她说：“很多主
播在互联网上立人设，跟线下完全不一样。
但你在互联网什么样，线下就是什么样。”

直播（右为“洋大鼻子”）。

模仿动漫人物巴斯光年。

记者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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